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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理人的生活既辛苦又毫无保障。在大古往蒸汽掘理机
里铲进最后一堆煤后，这个老古董似的笨重机器总算颤动了起
来，像饱餐之后的野兽，蹲伏在原地打了个嗝儿。他已经在蒸
汽机的进料口工作了一下午，炉口辐射出的热气已经快把他融
化了。这台机器还是他爷爷留下来的，早就超过了正常的工作
年限，但他一直不舍得去买一台新的。好在这台老古董虽然计
算很慢，发动起来像要把屋子震塌，但一直坚持着没出什么大
毛病，所以也能将就着继续用。此刻，随着打孔机在齿轮的带
动下最后一次咬合，烟囱里顿时冒出了一股浓重的黑烟——那
是煤燃烧不充分的表现。随后，一条纸带从打印口缓缓吐出，
上面全是密集的针尖大小的细孔。

“看看这次是啥玩意儿。”大古把纸带递给女儿叶子，然后
迫不及待地在水缸里舀起一瓢水，泼在自己胸口上。随着“滋”
的一声，大古胸口的铁壳上立刻升腾起一片水雾。

“说了多少次了，不要这样用冷水降温，容易裂开。”叶子白
了他一眼，露出无奈的神色。

“没事，裂不了，你老爹我身体结实着呢。”大古憨憨地
笑着。

叶子接过大古手里的纸带，瞥了一眼。纸带上的小孔按照
特定的规则排成一个阵列，那是蒸汽机的程序语言，和自然语
言大相径庭。但叶子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在学校里，程序语言
是她最擅长的一门课。

“咦？”叶子带着惊疑之色，再次仔细看向纸带。大部分情
况下，掘理机吐出来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公式，一眼就可以看懂，
而且大部分都是对现有公式体系的一些可有可无的补充。可
这次明显不同——那是一个全新的公式，叶子甚至一时间无法
将其翻译出来，因为其中有些符号需要重新定义。

“怎么样？”大古也凑过来，一脸认真地看着纸带，虽然什么
也看不懂，“这次能卖个好价钱吧？”

叶子皱了皱眉，并未回答。

去往交易所之前，大古先用轮椅推着叶子去了老胡家。
老胡是这个区最有名的焊接医生，也是大古不多的朋友之

一。由于长期使用电焊机，脸上被飞溅的火星烧得坑坑洼洼
的，像雨后的泥土坑。

“我早跟你说了，你闺女这病我治不了。”大古一开口，老胡
就直截了当地说，“她的动力弹簧严重受损，焊是焊不了的，除
非……”他突然住口不言，向大古挥了挥手，继续忙手里的活。
那是一块胸甲，上面有一条曲折的缝隙，从颜色和花样看去，像
是个女人身上的零件。老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甲，上面灰扑
扑的，什么花纹也没有。

“除非什么？”他不甘心地问道。
“没什么。”
大古沉默了片刻，然后把手里拿着的弹簧直接放到了老胡

面前的工作台上，也不说什么，就这么看着他。老胡抬起头，把电
焊机放到一边。他叹息一声，无奈地说道：“除非换根新弹簧。”

“新弹簧？”大古眼睛一亮。
“其实，只要型号一样，换上一根新弹簧可以彻底解决问

题。据我所知，王老爷家就经常这么干。当然，都是偷偷换的，
毕竟这是犯法的。”

“那……要去哪里买新弹簧？”
“黑市。”
“多少钱？”
老胡说了一个数字，大古顿时沉默下来。老胡有些后悔跟

大古说了这些，他上前安慰了几句，说叶子只要减少运动，延缓
弹簧的磨损，再活个十年也没问题。大古一直愣愣的，只是看
着桌上的弹簧发呆。老胡一把抓起弹簧，重新安装在叶子的胸
腔里，然后把胸甲合上。

几秒钟后，叶子睁开眼，看了看四周。看见老胡，她一点也
不意外，老爹隔三岔五地就会来这里一趟。

“大根在家吗？”她问老胡。
“我在呢！”不等老胡回答，一个小伙子就从旁边的储藏室

里窜了出来，朝叶子眨眨眼睛。
“你带叶子出去转转吧，我和大古聊聊。”老胡吩咐他的

儿子。
“好嘞。”大根熟练地推着轮椅出了门。

从老胡家出来，大古便向着交易所的方向去了。经过育儿
院的时候，他向里看了一眼，脑子里又想起了叶子刚出生时的
场景。

那一年，自己和妻子在经过十几年的摇号后，终于拿到了
生育指标。当天晚上，他们几乎激动得整夜没睡，一直商量着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育儿院，第
一次看到了熔炉。熔炉一共有五个，被炭火烧得火热，里面装
着五种生长必需的金属材料纳米颗粒。计生委的干部先检查
了他们的指标，然后接过他们的特征芯片，插入两个接口里。
通过接口，两人的特征向量被读取和运算，最终生成了一个新
的特征向量。五个熔炉的喷口快速喷射出纳米颗粒，冷却成
型，真空组装。然后，特征向量被注入其中，女儿睁开眼睛，好
奇地看着他们俩。

他转过头，继续向前走。转过街角，便是力矩中心。这里
人头攒动，像在赶集似的。人们从各种地方汇聚而来，进入扭

力仓，投入积攒良久的牛顿币，通过力矩传递重新上紧自己身
上的发条。力矩中心背靠着大风车。风车高耸在地面上，叶片
穿过穹顶，一直伸到了外面。在外面，始终呼啸的大风持续不
断地推动着风车转动，为下面的力矩中心带来源源不断的扭转
力矩。这地方永远都是这样熙熙攘攘。他远远地绕过这里，沿
着河边走，这里人少清静。

河水浑浊不堪，金属冶炼厂排出的富含亚铁离子的污水把
它染成了不自然的蓝绿色。他记得小时候，河水还是清澈透明的，
但不知不觉中，就变成这样了。有人说，自从王家包下了冶炼厂
以后，为了节省开支，废水处理装置就被弃用了。他一边走一边
观察河水，一条鱼也没有看见，心里不自觉地感到有点难过。

“我们马上就要发动了。”大根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叶
子还是很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带有的一丝不安。

“如果没有准备周全，为什么不延后一些时间呢？”
“等不了了，王家已经有点警觉了，再拖下去更容易坏事。”

大根突然觉得有些烦躁，“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加入我们呢？你
不相信那些电波里说的？”

“我相信。”叶子看着头顶的半透明穹顶，“自从那些电波信
号出现以后，我跟你们一样，一直在偷听。他们用的频段很巧
妙，非常接近我们耳蜗的固有频率，但又有所偏离，必须要用力
压着耳朵，才能听见那些声音。”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大根有些激动，“你和我们想的是一
样的，对不对？”

叶子用手敲着轮椅的扶手，并不说话。她的确被那些电波
所打动了。在电波里提到了创造者，也说到了创造者们曾经的
历史，其中有些阶段和他们现在极为相似。既然创造者们能够
最终克服这一切，一直以其文化继承者自居的大根和自己，又
能否做到呢？

“我知道，你在担心你父亲。”大根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他会不会不同意，加入以后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你在想这
些，对不对？”

叶子终于点了点头：“你知道，我父亲和胡叔叔不一样。他
是个老实人，而且特别传统……”

“可是，你也要为自己想一想啊！”大根用力握住轮椅的把
手，“那王家在城里作威作福已经几十年了，早就该被‘清算
了’。按照电波里说的，他们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迟早要被
人民所推翻。而且，”大根犹豫了片刻，“根据情报，王家的仓库
里有好多崭新的弹簧，各种型号的都有！”

在河岸边，紧挨着金属冶炼厂的地方，有一家殡仪馆。大
古经过这里的时候，正好碰上一支送葬的队伍。他默默地贴着
路边站着，把路让出来。逝者被一副担架抬着，身前身后跟了
不少人。大古稍微瞥了一眼，认出死者是另一条街上的老陈
头。他和老陈头不熟，只知道他一直在城西的铬矿工作。铬是
一种极好的东西，添加在身躯里可以防止生锈。那里的矿工从
来都出手阔绰，一度让大古心生羡慕。但看着老陈头现在的模
样，他心里只有悲凉。

老陈头的眼睛已经闭上，显然脑部的齿轮已经停止转动。
但手脚偶尔还抽动一下，那是躯干弹簧还有剩余的势能没有释
放完毕。人体的动力弹簧会随着时间逐渐疲劳和老化，当它无
法再产生足够的弹性力矩去带动大脑和躯干中的次级弹簧和
齿轮时，就意味着人的一生走到了终点。在无法得到动力弹簧
的势能后，大脑会首先停止运转，而四肢则要慢得多。有经验
的送葬领队会控制行走的速度，让死者在从家里到殡仪馆的这
段时间里，刚好释放完躯干中残余的弹性势能。走得快了或慢
了，都不吉利。

大古看着送葬队伍走过，心里却一直想着老胡之前说的
话。王家的老祖已经200多岁了，却一直健在，这难道不奇
怪吗？

大古走了以后，老胡一直在心里自责，不应该告诉他弹簧
之事。从小时候的同桌，到现在的街坊，他对这个老伙计再熟
悉不过了。不管是上学时，还是在生活中，不管受了谁的欺负，
他都是傻笑一阵就算了。但这次不同，事关叶子，希望他不要
做什么傻事。

或许，这次失言和自己近期的心绪不宁脱不开关系。
大根最近在忙些什么，他一清二楚，虽然儿子从来不曾告

诉自己。一开始，他想阻止这件事，但后来发现，整件事已经像
一辆启动的列车，无法再停下了。他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帮他
们做点什么，但他早已经过了冲锋陷阵的年纪了。

这两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应该为这些年轻人准备一
条后路。

他敲了敲胸口，听到其中传来空洞的回响。每人的胸口
里，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隙，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曾经
他也这么以为，但现在他已经知道，并非如此。在上古时代，那
里本来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部件存在。

一颗锂电池心脏。

交易所在整座城市的正中心。在穹顶笼罩的圆形区域中，
它位于圆心位置，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事实上，整个城市有八
成以上都是掘理人。他们用各自的机器从数据中心下载原始数

据，然后进行分析梳理，希望从中总结出新的公式和定理。据
说，在掘理机没有发明的年代，这一行当最早被叫作科学家。但
掘理机的出现让一切变成了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从业人员的
身份地位一落千丈，现在甚至连矿工都看不上那些掘理人了。

王家的审查员站在交易大厅的门口，依次检查人们手上的
纸带。他们把这叫作内容审核，目的是防止人们用自制的伪造
纸带进行交易。但谁都知道他们意不在此。一旦审查员发现
某个纸带上的公式有较高的价值，就会找出各种借口将其拦
截，或者用少量的钱把它直接买下来。这种时候，掘理人根本
没有直接站上评估台的资格。

大古在进门的时候非常紧张，特别害怕被审查员拦下或买
断。但审查员似乎觉得这张纸条没什么价值，只是瞥了一眼便
放他进去了。难道这次又是一个废公式？他不仅没有放松下
来，反而更紧张了。几百年来，从掘理机中吐出的公式，废品率
越来越高了，其中大部分是过度拟合的结果，根本卖不了几个
钱。

大厅里没有几个人，他随意选择了一个评估台，站了上去，
把纸带放到扫描区域。一道亮光闪过，纸带内容被读取，评估
台发出了像打鼾一样的咕噜声。台面因为使用太久，早就被磨
得看不出颜色，只剩下银色的金属板裸露在外。

在约摸10秒钟的焦急等待后，台面下方的盖板打开，一个
崭新的牛顿币从里面吐了出来。

大古稍微愣了一下，似乎在等着更多的硬币吐出，可是机
器已经停止运转。他强忍着失望之情，把硬币拿起，突然觉得
有些不对劲。这硬币比他之前所有拿过的硬币都要重。翻到
背面一看，上面赫然印着1万元的字样。

大古惊呆了。就这一个硬币，已经超过了他这十多年来的
总收入。他慌乱地把硬币揣进口袋里，向四周望了望，像偷了
什么东西似的。

老胡站着穹顶的边缘向外看去。在不远处，地势升起，形
成一个平缓的土丘，阻隔了视线。土丘外面是什么，没人知
道。有很多关于外界的传说，但大多荒诞离奇，并不可信。但
有一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那就是外面还有更多的城市和更多
的穹顶。近期收到的神秘电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黑色方块。这样的方块，他
手上还有十几个。一年以前，他在翻修地下室时，从坍塌的墙
壁里面找到了这些东西。这一年来，他一直在琢磨这些方块到
底是什么。这些东西非常古老，但保存完好，像是先祖们有意
留下来的。祖上一直是医生，他看到方块的第一眼，就近乎直
觉地断定，这些东西一定是人体的某个部分。可是找遍体内所
有部件，都没有与之类似的。

直到他想到了胸口的那个空洞。他仔细对比了两者的形
状，发现这个方块正好可以完美地嵌合进去。

他突然想到了爷爷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个传说。爷爷说，
在上古时代，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有了心，便有了好奇和探
索的力量。那时候，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穹顶，去自己想去的任
何地方。他曾经对此嗤之以鼻。谁都知道，穹顶外是死地，任
何人一旦离开穹顶，就会立刻死亡。死状很诡异——明明弹簧
的扭力还存在，主动轮也运转良好，可大脑就是会突然停止运
转，失去意识。有传言说，外面的空气会阻止大脑中的齿轮转
动，可为什么躯干中的齿轮却能正常运转呢？随着时间流转，
这种特别的死法渐渐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一些小教
派甚至声称这种死法是最纯粹的，死后一定会上天堂。因此，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冲出穹顶自杀。那些人疯狂地向着外
面跑去，然后在穹顶边缘陡然倒下。人们只有叹息着用钩子把
他们的身躯从外面拉进来，稍做整理便直接送去殡仪馆。

这个小方块，真的能让人离开穹顶，得到自由吗？老胡看了
看手里的东西，沉默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一把掀开了胸甲。

周五这天，叶子一直心神不定。和大根约好了下午去集市
逛逛，但他始终没有过来。父亲大古也不知道干吗去了，吃过
午饭就出了门。太阳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热度的红色大饼，眼
看着就要降落到城外的土丘下面去了。叶子终于忍不住小步
挪动到门外，花了半个小时才爬上了路边的高台。每次躯体大
幅动作的时候，眼前就一阵发黑。她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受损
的动力弹簧扭矩不足的缘故。父亲一再交代自己要减少运动，
出行也都是推着轮椅，不让她下地，可是现在她已经顾不上这
些了。

突然，她看到一道浓烈的黑烟在城内升起，接着，大火猛然
蹿上了天，把半空中的穹顶都映得通红。起火的地点正是王家
的大宅院，周围全是王家的工厂。她这才意识到，大根他们提
前动手了。人群的喧哗声夹杂在风声里，从远方隐约传来。过
了片刻，一声刺耳的枪鸣声陡然响起。她浑身一震，感觉那一
枪像是打在自己身上似的。

她就这么站在高台上望着，一直望着。
一个小时后，喧嚣渐渐平息了，比她预期的要快很多。接

着，她终于看到了大根。
他满脸焦黑，大概是被烟火燎烤所致，身上的漆色也多处

脱落，感觉像经历了激烈的碰撞——或者打斗。一拐进这条巷
子，他便一脸焦急地向着自己这边跑来。在他背上，还背着一
个人。仔细一看，那人竟然是父亲大古。叶子慌忙地从高台上

爬下来，差点摔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回到屋里，叶子就连连发问，“你
们的行动结束了？你受伤了吗？为什么我爸会跟你在一块？
他怎么样了？”

“机油！”大根没有回答叶子的问题，只是用手指着一边的
架子。叶子连忙从架子上拿过一瓶机油，递给大根。大根把大
古扶起来，打开他的胸甲，叶子看到父亲的主动轮转得非常缓
慢，就像随时要停下来一样。大根找准几个关键的传动点，挤
了一些机油进去。慢慢地，在机油的润滑下，轮子的转动终于
顺畅了起来。

“革命失败了。”大根这才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满脸沮丧，
“他们早有准备，肯定是哪里走漏了消息。”

“你受伤了？”
“我没事。但是大叔可能是在混乱中磕到了一下。那时候

很乱，很多人横冲直撞地，谁也顾不得谁。长枪队围捕的时候，
我从仓库的方向逃走了。在那里正好碰到昏迷的大叔，就把他
带回来了。”

父亲为什么会在王家的仓库？叶子正疑惑着，突然看到了
父亲手上拿着的一个纸盒子。即使是在昏迷的状态下，他也紧
紧拽着。她正试图掰开父亲的手，这时候大古突然醒了过来。

“叶子？”大古先是迷茫地看着女儿，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把手里的盒子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损坏，
才又放心地躺下。“这是你的新弹簧。”他把盒子递给女儿。

“你去王家仓库偷弹簧了？”叶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完
全颠覆了她对父亲的认识。

“胡说！我没偷！”大古激动地反驳道，“这是我花一万块在
黑市里买的。”大概是体力还没有恢复，每说几句话，大古就得
停下来歇一会儿。就这么断断续续地说了大半天，叶子才明白
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黑市里卖弹簧的正是王家仓库的管理员。他经常
偷偷从仓库里拿一些东西，到黑市里卖掉。黑市其实就在距离
仓库不远的地方，这儿平日里是一个赌坊。和大古交易的时
候，突然有人大喊起火了，然后便有枪声响起，现场大乱。在混
乱中，那个管理员突然把大古一把推倒，拿着弹簧和大古的硬
币便跑。大古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追。一直追到王
家仓库，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一把揪住了那个管理员，和他扭
打了起来。这时候的大古状若疯狂，大概也让那个管理员吓了
一跳。外面似乎有很多乱党正向着仓库袭来，他终于放弃了，
把那盒弹簧扔给大古，自己独自跑掉了。大古抢回弹簧后，终
于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才感到身体有些乏力，勉强走了几步便
昏迷了过去。

“现在怎么办？”叶子问。
“不知道，”大根有些迷茫地摇了摇头，“先躲一阵子吧，避

避风头。他们暂时应该还找不到这里来。”
“这里不能再待了！”这时，房门被猛然推开，老胡突然出现

在众人面前，“长枪队正在全城搜索，马上就到这里了。”
“那……那我们赶紧走。”大古挣扎着站起来。接着马上又

转身把那个装着弹簧的盒子拿在手里，这是他的世界里最重要
的东西。

“城里就这么大，还能去哪里呢？”大根苦笑一声，表情渐渐
狰狞起来，“干脆，跟他们拼了！”

“跟我走，”老胡扬了扬手里鼓鼓囊囊的麻布袋，其中装满
了沉甸甸的金属方块，“趁现在天黑，我们出城去。”

一行人选择了最偏僻的南部山路，从城郊一直走到了穹顶
边缘。在几米之外，一层淡淡的光幕浮现在半空中。穹顶并非
实物，它就像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包裹起整座城市。此刻朝阳
东升，不知不觉，众人已经在赶路中度过了一夜。阳光下，空气
里的微尘都在闪闪发光。那是一些极为细小的金属颗粒，从附
近的金属冶炼厂的烟囱里冒出来，然后缓缓降落在大地上。

叶子愣愣地看着那些微尘，像是入迷了似的。她发现，同
样的一粒尘埃，在穹顶两侧飞舞的轨迹却完全不同。在外面，
微尘几乎是直直地飘落，可是一旦进入穹顶的笼罩范围，它就
像受到了某种无形的驱动之力，再也无法保持直线运动，而是
沿着螺线型的轨迹，绕着圈飞落而下。

“在看什么呢？”大根问她。
“没什么。”她想起了前几天父亲从掘理机上得到的那个奇

怪的公式。准确地说，那是一个由四个方程组成的公式体系，
它似乎描绘了电场和磁场的一切性质。这几天，她一直在思考
那些公式的含义。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切割磁场的带电物体会受到力的作用，就像这些飘浮的金
属颗粒一样。进一步说，切割磁场的金属丝线中，就会形成电
流。这就是那些公式所要表达的。

穹顶是一个封闭的局域电磁场网络。只有在穹顶里，人们
才可以生存。

从来就没有脑部齿轮！与弹簧和齿轮驱动的躯体不同，驱
动人们脑部零件的并不是齿轮，而是电流。通过胸部的主动
轮，带动头部下方的金属线圈旋转，由此产生的电流，才是大脑
真正的能量来源。

“准备好了吗？”老胡再次确认电池已经完美地嵌入到胸
口，眼光转向其他人。

“好了。”其他人陆续也都安装完毕，但语气中有明显的犹豫。
“不用担心，我已经试过了，绝对没有问题。”老胡再次安慰

大家。众人一起来到光幕的边缘，彼此看了看，然后一起向外
迈了出去。

外面没有电磁场，线圈无法产生电流，这东西真的有用
吗？叶子正在忐忑不安之时，突然感觉胸口一热。心脏开始工
作了。她睁开眼，光幕已经被所有人抛在了身后。

他们终于走出了穹顶。
现在，他们自由了。

“一千多年以前，暴戾的城主强制收回了所有人的心脏。
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无法离开穹顶了。”老胡一边说着那些
从爷爷或者祖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一边带着大家向着土丘
的顶部攀爬。土丘并不陡峭，山势平缓，但长满了杂草和灌
木，需要一边走，一边拨开荆棘。毕竟，这里已经一千多年没
有人经过了。

心脏暖呼呼的，感觉很舒服，像是待在温暖的壁炉旁边。
坡顶有一块不小的平台。众人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平台，

收缩眼部的晶状体，向远处眺望。
“看那里！”大根首先喊了出来。顺着他所指的方向，大家

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半球状的光幕。那是一个新的穹顶，一座新
的城市！

果然，在穹顶外面还有其他城市存在，那些电波是他们发
出来的吗？看到光幕之后，叶子再次调节晶状体的焦距，想把
那个城市看得更清楚一些。突然，她浑身一抖，转头看向大根，
后者也正激动地看着自己。显然，他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那是竖立在城市中心的一面旗帜。
旗帜上的象形符号，与在电波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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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一个短篇，却展

现了巨大的想象空

间。他描述了一个以

往科幻中少见的奇异

社会，里面的生命似

人也似机器，他们有着陌生的技术和生产生

活方式，他们在挣扎、奋斗和“革命”中活下

去，也努力寻找自己的“心脏”，以及世界答案

和走出穹顶的路径，绝望与希望不停交替。

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些

生命的来源或目的。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

生，却只能留给读者去脑补。这个科幻小说

包括它的标题是美的也是开放的，具有独特

而尖锐的对人类存在的观察和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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